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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平

网状的路在原始森林秘境中缭绕。
这里是呼伦贝尔境内，大兴安岭北

起点地域，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国最大的
集中连片、未经生产性开采的原始林
区。当我登上长梁北山的防火瞭望塔，
顷刻间被扑面而来的壮阔和深远惊倒
——阳光明亮清澈，天空剔透到冰蓝色，
群山连绵，大河逶迤，植被茂密而华美，
犹如漫卷的丝绒跌宕起伏；樟子松、白
桦、偃松、落叶松、红松参差葳蕤，斑斓着
岁月的深浅。那驼鹿、棕熊、猞猁⋯⋯种
种野性的生命在何处缱绻奔放？万山幽
静，百兽归隐，正是天长地久的景象。
我们走来的路呢？它在山林间，像

穿梭在丝绒上的银线，时隐时现，纤细
几近虚无。
这片将近100万公顷的原始森林，

得益于远在高寒边地，躲过了大采伐的
油锯。1999年，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
始林区管护局成立，这片森林从此进入
全封闭管护状态，采金、狩猎、打渔、采
山珍者，彻底清零，游山玩水之人止步，
威胁森林安全的雷击火，被全天候监
视。因为七个无人区管护站的供给，因
为消防部队需要及时抵达火场，因为护
林人员需要常年巡山，因为这里每一寸
土地，每一棵树木，每一种动物都需要
安全，路，成了这里不可或缺的命脉。
带领我们考察的是管护局的工程

师梅玉生，20多年来，他一年总有大半
年在林子里工作。说到这片原始森林
的天气、地质、动植物，他深情难掩，如
数家珍，他已然将身心融入了森林，或
者说，森林已经长在了他的生命里。在
我们瞪大眼睛四处寻觅的时候，他突然
说，快停车，一边举起了相机，原来，路
旁的阳坡山腰，有一头大马鹿在晒太
阳，因为饱食了夏季馈赠的归心草和柳
树枝叶，它灰褐色的毛皮光泽熠熠，身肢
硕壮矫健。它静立看我们片刻，不慌不
忙地走进了林子。马鹿的从容让我有点
意外，梅玉生告诉我，这里的马鹿很多，
深秋交配的时候可汇集成40多头的群
落，它们每天跨过这条路，去河边喝水，
路让它们见了世面，知道了车和人的存
在，也知道了人并不是它们的天敌。
在我看来，世上任何一条路都是生

龙活虎，它走到哪里，哪里就有阵痛，就
有巨变。眼下这条路，却不属于那种走
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的路，它不期望
宽阔，拒绝热闹，终年车马稀疏，瞻望着
山林，避让着动物，小心翼翼地存在
着。走在这样的路上，我们时刻都可以
看到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细节。
梅玉生接着告诉我，有一天，他在

公路上看见远处横着一大截黑色的过
火木，开车走近一看，竟然是一头熊卧
在那里晒太阳，他都到了跟前，熊也不
为所动，轻轻按了下喇叭，它才慢悠悠
地站起身，极不情愿地让开了路。传说
熊瞎子打立正，这头熊还真的站在路
边，行注目礼一般，看着眼前的车离开。
一场小雨过去，我们又看到了4只

在路边跳跃的狍子，它们遁入林子的身
影极具美感，躯体抻直如飞镞，雪白的
臀部，随狍子的左右跳跃迷
炫着追逐者的眼睛。狍子作
为食草动物，一生以逃避为
功课，据说到了冬季，狍子侧
卧在雪地里，把头扎在雪中，
只露出一个与雪同色的屁

股，就这样保护了自己。现在，它们到
路边干什么来了呢？一路上我不停地
发问。梅玉生说，不是下雨了嘛，林子
里的腐殖层潮湿泥泞，路面平坦没有积
水，太阳出来了，还暖洋洋的，所以公路
成了动物们求之不得的小憩场。当然，
聪明的动物虽然不再害怕汽车和人类，
却不会放松对人的警惕，它们懂得择机
而行，趋利避害，往往能够出神入化地
保护好自己。
暮霭将至，山间弥漫起黑红色的帷

幕。汽车的对面，一对小灯泡般的光点
漂移晃动，梅玉生凭经验知道是个不小
的动物。稍近，看出是一匹威风凛凛的
森林狼。它向前探着头，呲着牙，满目
凶光，发出低低的咆哮，迎面逼视着汽
车。停车，意在给狼让路。狼却站立了
起来，高举起两个前肢，分明是在拦
路。真是难得的拍照机会，我们端起长
焦，狼随即开始亮剑——它像投篮的运
动员那样纵身一跃，跳起将近一人高，
同时发出高亢的嚎叫。我们的相机咔
咔咔地连拍着，狼继续原地弹跳，嚎叫，
天渐黑，那声音在山间回荡着，颇为瘆
人，估计狼的团队很快就会赶来。两三
分钟后，我们拍摄完毕，留下了一连串
不可期遇的镜头，上车后退，那狼立马
偃旗息鼓，跳下公路，进了林子。
貌似亘古的食物链法则，处处有进

化历程留下的伏笔。随着环境的变化，
觅食的大军立马转变策略蠢蠢欲动。
几天之后，再次经过这里，老远就看到
有个团块状的东西，像被抻开的破被似
的在路边悬移着，拿长焦一调，竟然是
五六头野猪在撕拽着一头马鹿的毛
皮。这是狼的剩饭，貂熊尝过，松鸦啄
过，现在轮到野猪做最后的饕餮。缤纷
的生命就这样在林中弱肉强食，到头来
殊途同归，成为万物重生的土壤。
试想，假如这是一条四溢火药气味

或者暗设陷阱猎套的道路，森林的故事
该走向何方，还会有眼下略带伤痛的美
轮美奂吗？还会有如此物竞天择的绵绵
瓜瓞吗？我们见过太多的生态陡变，好
在人类也像林中的动物一样，总结了生
存经验，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必须满
怀敬畏，与大自然共生共荣，那种人进草
退，路到林毁的悲剧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伴随无休止的好奇和感叹，我们继

续在原始森林里迂回。我全神贯注地
巡视着车窗外的山林，一会儿为没看清
紫貂掠过的身影遗憾；一会儿又忙不迭
地喊停车，结果还是看着松鸦和飞龙瞬
间飞远。我像一个小学徒那样，
试着揣摩梅玉生看山的眼光，似
乎稍微有了些许心得。当梅玉生
又一次叫停汽车的时候，我也想
到他肯定会在这个点位停车，猜
他是想让我看看路边接二连三的

石英岩颗粒堆。
由于富含金属矿藏，石英岩颗粒堆

在阳光下呈现五光十色，其尖顶，一米
多高，很像袖珍的金字塔。我以为那是
修路剩余的碎砂石，漂亮而已。万万没
有想到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说这个奇迹小，那是因为，奇迹的

创造者太小，整体不足1厘米，不用放大
镜，它的3对肢脚，3节躯体，简直无法看
清晰，它那精密到堪称生物芯片的脑
袋，也就小米粒大小。它们就是尘土一
般生存在大千世界里的蚂蚁。
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有红、黑两种蚂

蚁，我们遇到的是红蚂蚁。我抓起砂石
堆上的砂石颗粒放在手上细看，砂石颗
粒中混杂着数只红蚂蚁，它们显然有点
惊恐，在我的掌中无方向地乱转着。哎
呀！我明白了，这原来是一座座覆盖着
砂石粒的蚂蚁巢穴。
我的问题来了——是谁用砂石颗

粒全覆盖了蚂蚁巢穴的表层？是蚂蚁
吗？蚂蚁的社会性结构使之可以做到
万众一心，可以造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工蚁兵蚁团队，可以托运重于个体身
体400倍的物体，可以呼啦啦地毯般地
冲向战场，可以使用铺天盖地的阵仗压
倒敌人⋯⋯蚂蚁一枝一叶垒起来的穴
山，一般出现于温暖潮湿的森林腹地，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路边，而且鳞次栉
比，成群结队，像是一次循序而来的大
动迁？如果是蚂蚁所为，那么它们为什
么要如此大动干戈地美化自己的城堡
呢？即便是一次新蚁王登基，也没必要
如此殚精竭虑吧？要知道，从公路上搬
动一颗砂粒，运送到路边的巢穴上，很
可能需要数以百计的工蚁付出生命。
梅玉生用勤奋的双脚踏遍林海群

山，看到了大风景，也凝视过小生命。
我去了两个他安置在林子深处的小房
子，那些薄铁皮的小房子简陋狭小，时
刻处于蚊虫和猛兽的威胁中。他说，日
夜蹲守才能掌握微妙的森林生态，也是
乐在其中。他已经积累了极其丰富的
影像资料，不知道他是怎样战胜的那些
漫漫寒夜和似火骄阳。
梅玉生是先从熊说起的。熊是蚂蚁

不可抗拒的天敌，蚂蚁身上的蛋白质，是
熊脂肪的来源，也是熊越过寒冷冬季，春
天生熊崽的必需营养。熊来到蚂蚁穴堆
前，随便一巴掌，就毁了蚂蚁几辈子励精
图治建起来的家园，然后，它就左一巴掌
右一巴掌往嘴里抿蚂蚁，直至把蚂蚁之
国，通通装进肚子里的焚化炉。熊来临，
相当于蚂蚁国度的天塌地陷。
蚂蚁用砂石颗粒覆盖穴堆，绝不是

什么浪漫的行为艺术，事实上，那是在
铸就保家卫国的铁壁铜墙。当熊肆无
忌惮地靠近这些让它感到焕然一新的
蚁穴，立马就尝到了精诚所至的厉害。
它傻乎乎地一巴掌，吃进了满嘴的砂石
颗粒，砂石颗粒嵌到它多褶皱的舌头上
口腔里，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蚂
蚁们就这样一剑封喉，让熊绝了念想，
从此退避三舍。这个细节，让我当场瞠
目结舌，连连赞叹，却百思不得其解，蚂
蚁是怎么发现了路，发现了路面能够提
供为自己所用的砂石颗粒，进而将其汇
集到路边，实施了如此巧夺天工的工
程？一条路出现在蚂蚁的世界里，莫不
是也像火第一次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中
那样，对进化产生了划时代意义？
这是个千古之谜。对于聪明绝顶

的人类来说，博大的原始森林里形形色
色的谜面还有很多。

瞻望山林

□李广华

去呼和浩特办事，一切停当后，特意
多停留一天，是想多走走看看，体察呼市
的变化。吃过有名的早餐——烧麦，几
个人商量去哪里转转，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一时难以确定。因为这里的绝大部
分地方都熟悉，去过不止一次。最后，弟
弟建议：“干脆去山西！靠近内蒙古的右
玉值得一看。”
这样，我和军哥、弟弟三人驾车沿着

呼大高速朝朔州方向进发。车上，弟弟
说，节假日，他经常开着自己的小车，约
三两个好友，去看长城或古城遗址。山
西、河北的北部地区都紧靠内蒙古，历史
遗迹多，开发得少，长城和古城遗址相对
保存完整。
平时，他喜欢古物，对古籍尤甚。一

次去苏州，特意挤出时间，跑到文学山房
古旧书店，拜访古籍收藏家、80多岁的
江澄波老先生，回来写就《姑苏书肆访旧
人》一文，详述拜访交流的经历。
闲暇，他逛逛书店，练练书法，逢周

末，爱到地摊转转。除此，喜欢喝点小
酒，虽说酒量一般，但酒桌上属于不耍滑
那类的，无论喝多少，从不乱语。有一
次，他独自开车到山西宁武县看长城，傍
晚时分，日落西山，形单影只，早已饥肠
辘辘，只好钻进老城门下的一家小酒馆，
点了盘花生米和两个下酒菜，独饮徜徉，
并给我打电话感慨：“如果晚间在某县城
门楼下，摸到一家小酒馆，喝上半斤烧
酒，是不是感觉很好？觉得自己便是门
洞里来来往往的古人，悟不到这层不要
紧，至少，你终将会是的。生命无需穿
越，只要体验。”
一年初春，我因身有小恙，住院治

疗，胸中生出许多感慨，思绪万千。手术
前忽想起一句激励自己的话，又从手机
相册中调出一张应季的梅花照，作为配
图一同发朋友圈。粉红色的梅瓣，层层
叠叠，娇艳无比；浅黄色的花蕊强力外
伸，招蜂待采，整个画面显得热烈盎然。
朋友们一片点赞，更多是赞誉梅花

的美丽。一种惆怅涌入心间。恰在此
时，手机铃声想起，是弟弟打来的。他谨

慎地询问：“你是不是住院了？”听到这
话，手机这边的我，泪水夺眶而出⋯⋯
高速上没几辆车，感觉没走多久，杀

虎口到了。只见两山之间，夹一关隘，人
和车流只能从城门似的关口下穿过，有
锁钥之威。单从这“口”字便知，此乃古
代兵家必争之地。明代称此地为“杀胡
口”，清康熙年间改为今名。关隘险要，
触景生情，让人幽古思今。
我们七拐八拐地来到右玉古城。修

复一新的城楼，威武壮观，门洞大开，下
可行驾。攀上城墙和瓮城，上面门楼的
一部分还在维修。城门巍峨雄伟，确有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极目远眺，连
着城门的城墙，夯土缓坡，凸起伸展，早
已不见了凹凸的女墙，顶部也不知去向，
尚处原貌。弟弟说：“那原来是有包砖
的，由于人为的破坏，砖被拆走盖房子
了，才露出里面的夯土。”
古城的十字街规整如初，漫步街头，

仿佛走进古老的时光。也自然会让人想
起《水浒传》里的十字街口，繁荣的街市记
载着那朝那代人的喜怒哀乐，这里的格局
构建，真切地再现了古代的市井繁盛。
右玉，这个隐匿于黄河与大漠间的重

镇，交织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
点，齐备了今人怀古的一切理由：古城、关
隘、古道、古桥、博物馆和遗址，一一看过
去，时时会打动你，勾起你的幽古思情，
那曾经的景象，守关与突破、交
易与税赋、出关与守望，种种的
种种，如今早已烟消云散，我们
只能在泛黄的夯土和斑驳的砖
缝中去寻古觅迹了。
弟弟对那里的一切，了如

指掌，给我们介绍时，既流露出得意的神
情，又显得有些无奈：“这里来的人少，才
得以保存到今天的样子，看他们在大规
模地修建，估计是要开发了，人来多了，
古城就会被破坏。”
沉默一会，他忽然转过头，不放心似

地叮嘱说：“军哥你要是来，就带嫂子一
个人吧，其他人别带，人一多，必然会对
古城造成破坏。”说这话时，他露出诚恳
的神情。我在想：带我们来，他会不会也
后悔呢？
“西口古道”历来是充满憧憬的辛酸
之路，那铺满由马蹄和车轮磨得精光的
一块块石头上，记载着“哥哥”们的苦辣
酸甜，光滑的石块下也自然覆盖着“妹
妹”们的幽怨与哀思。古道的起始处有
一座桥，但从上面难以看清建造的年代，
弟弟拨开荆棘，下到沟里辨识，看清后高
兴地喊道：“是清代的，叫通顺桥。”
他像一个游子热爱家乡那样地爱护

那里的古迹，倾注了真挚的情感，仿佛从
这残垣断壁里能寻找到乡愁似的。
边走，他边低头寻找被黄土半埋着

的瓷片，捡到理想的，会蹭去泥土，用拇
指和食指夹住，小心翼翼地插进城墙的
砖缝中，说是等待能赏识的人来取走。
在一处堆积层，我忽然发现一片干

净的瓷片，仔细端详，是磁州窑的，上有
刻花。我顿感兴奋，可他在一旁“嘿嘿”
地笑。问笑什么？
他说：“那是我上周送来的。”
“你送来的？”
弟弟告诉我，来的次数多了，捡回的

瓷片也多，起初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后来
觉得还是保存原貌的好，就把一些瓷片
包好带上，开着车百余公里专程送来，希
望有一天，能有同好获得发现的快乐。
在此之前的几天，山西明代广武长

城的月亮门坍塌，令他痛心不已，打来电
话说，他去过那里两次，遗存非常漂亮，
但愿能“修旧如旧”，还发来之前在“广武
城门”下的留影。
对那里，他似乎有种偏爱，

因为在那世界遗产的盛名之
下，契合着一个在他看来无比
亲切的名字，所以亲近就再自
然不过了。

□张平

我的故乡位于河套平
原南部，紧挨黄河，这里四
季分明。
黄河的坚冰最先听到

春风的号角，一夜之间，冰
河开裂，河水卷着巨大的冰
块，带着冬季积蓄的能量，
汹涌东流。
池塘开始消融，扑面而

来的潮湿气息，带着泥土的
芬芳。那野火烧过的黑色
田埂上，野草率先露出嫩
芽。
清晨，布谷鸟在村里

的柳树上鸣叫。一阵春风
吹来，细长的柳枝随风舞
动。田野中冒起焚烧野草
的青烟，拖拉机在忙着春
耕。乡亲们赶着马车往田
里送农家肥。田间地头一
派农忙景象。
夏夜，月儿弯弯，繁星满天。
村里的打麦场上一派繁忙。脱粒机

轰轰轰地响着，乡亲们来来回回地穿梭
着，抱麦捆的、倒麦粒的、收拾麦秆的，紧
张又有序地忙活着。饱满的麦粒从脱粒
机的兜仓翻滚而下，被绞碎的麦秆飞舞
着，汗水在人们的脸上流淌着。
雨后，有时候会出现美丽的双彩

虹。站在黄河防洪大堤上，看彩虹从滚
滚黄河上跨过，下方是一望无际的绿色
田野。这样的景象，如诗如画，成为记忆
中最美的风景。
秋天来了，大雁排着“人”字形的队

伍从黄河南岸飞来。天高云淡，雁叫声

声，芦花摇曳，河水东流。故乡的
秋天，就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水墨
画，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一夜秋风过后，屋后的小树

园落满厚厚的树叶，有柳树叶、杨
树叶、沙枣树叶。我喜欢躺在这
厚厚的落叶上，被从树枝穿过的
秋日阳光晒着，闭着眼，听秋风从
树梢掠过的声音。
记忆中，故乡的冬天雪好大，

风好大。厚厚的雪铺在田野中，
整个冬季都难以消融。睡梦中，
我常常被呼啸的北风惊醒，听到
屋后杨树的枝桠在风中断裂的声
音。炉里的炭火正红，我裹紧被
子，渐渐进入梦乡。多少年了，在
睡梦中听到风声，我就会想起故乡
温馨的老屋。
冬日的清晨，太阳从雪原上升

起，由红变白，散发着耀眼的光
芒。傍晚，落日从远处的沙枣林后
落下，夕阳如血，余晖洒在池塘的
冰面上，照出一道道亮光。池塘

上，我们一群小伙伴正在滑冰车，斜阳映
在身上，留下一道长长的影子。
现在下乡时，在农村或牧区的民居，

每看到燃着炭火的小火炉，我就倍感亲
切，赶紧跑到火炉前，伸出双手烤火。这
炉火的温暖和城里的空调、暖气的暖是
不一样的，它会霎那间温暖我的心灵，温
暖记忆深处，仿佛是故乡在夜梦中给我
带来的温暖。
人生旅途，岁月匆匆，我越往前走，

离故乡越远。我知道，不管我走到哪里，
我的根都在那里。就像有一根无形的风
筝线，一直在牵扯着我的心。故乡的四
季风景以及儿时的故事会时时在梦中浮
现，让我怅然若失，让我牵肠挂肚⋯⋯

故乡的四季

□董国宾

母亲开始种苎麻了，撒了
种子的地一出苗，母亲的心思
就拴在了那块地上了。
地不大，是母亲费了好大

劲儿在乱石堆中开垦出来的。
一块块硬石挪走之后，母亲闲
不住的手又开始铲地了。瞧一
眼裂开的黄土，母亲嘴里不停
地念叨：“这几分地不种别的，
就种苎麻！”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
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
也傍桑阴学种瓜。”宋代范成大
的诗里这样说，农民白天在地
里锄草耕地，夜晚在家中搓麻
线，村里的男男女女各忙农活，
连顽皮的小孩童也学着做农
事。这首诗从头至尾记述了农
民的辛勤劳作，流溢出浓浓的
乡间生活气息。
农耕时节，勤快的母亲早

出晚归，从远处河沟里拎来一
桶桶水浇下去，然后直起腰来
站在那块地上。
苎麻长成了，一棵棵半人

高的苎麻快乐地挤在一起，站
成一小片茎直叶茂的麻林。母
亲精心开垦的地终于有收获了，母亲揩
一下额头，轻快地拿了镰刀，喜悦地开始
采割。
乡村的夜悄悄走来了，一盏如豆的灯

火铺开暗黄的光，母亲抖动的影子，晃动
在屋舍的一面土墙上。在我童年的记忆
中，制作麻丝是个最有生趣的环节，瘦削
的母亲蹲在屋子狭小的空间里，手握麻

鼓，紧紧压住一缕缕麻皮，利落地
抽出一根根麻丝来。母亲的动作
娴熟、优美，是我脑海里抹不掉的
印痕。
母亲抽麻丝及搓麻绳，都离不

开麻鼓。麻鼓又叫麻线鼓、麻砣，
这农家常见的实用器物，颇有情
调。我家的麻鼓为圆柱形，拳头大
小，石质。那些时光里，母亲在寂
夜里忙活计，小麻鼓像个筋骨健实
又听话的小童，一会儿紧抓在母亲
指尖抽麻丝，一会儿又跳出来，帮
着劳而不疲的母亲搓麻绳。
细述起来，小麻鼓还是个可

赏之物，其顶端有一个小凹坑，
撒些草木灰进去，可供绩麻防滑
之用，我们那儿管这叫灰塘。灰
塘周边大都雕刻民俗风情图案
和吉祥纹饰。我家盈盈可握的
小麻鼓，周边雕琢出几条欢跳的
鲤鱼，寓意年年有余、生活富足
美好。母亲找外村的工匠做了
这样的麻鼓，心里便装进了从没
向我说的梦想，在一条走不完的
路上，用闲不下来的双手雕刻幸
福生活。
穿行在老不掉的时光中，一

个个麻垫做成了，一个个麻毯加
工成了艺术品。巧手的母亲还会
在每个麻垫和麻毯上，绣出一朵

朵美丽的花朵图案，一向苛求于事的母
亲点点头，择个晴好的天气，便运到城里
卖出去。
等有了糖吃，有了一件像样的童衣

裹在我身上，农耕不辍的母亲也就有了
花朵一样的笑容。其实，那些时光里，母
亲从没说过日子难熬，因为天天劳作的
母亲，苦和累也是快乐。

昼出耘田夜绩麻

塞外诗境

惬怀絮语

弟弟

美丽的季节

□田建成

严冬悄然退隐
大河的冰肌雪骨
瞬间化作脉脉含羞的春波
推送着端庄静美的白天鹅
和大河里起承转合
平仄韵律中的唐诗宋词

大雁初来乍到
红掌优雅地拨开清波
自信地朝天询问
春江水暖谁先知

河岸的树木
一丛一丛
懵懵懂懂间
柔软 柔嫩
泛黄 泛青

清澈澄明的蓝天
飘过一朵又一朵云彩
惹得燕子欢天喜地
载歌载舞

勤劳又诗意的农人
铺展开一卷卷画布
挥洒着汗珠
晕染着水彩
泼绿抹红
点土成金

苍茫大地
清水洗刷过一般
该是什么颜色还是什么颜色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大河碧波滟潋
意气盎然
血液般渗入大地
给黄河几字弯平添无限张力
反弓成一把巨弩
将整河的渴求都弹射到四面八方

你看那
孤芳自赏的花朵
锋芒毕露的麦穗
粗犷豪爽的高粱
甜言蜜意的瓜果
依次登场亮相

湖泊 山峰 牛马骆驼羊
都感恩不尽
随心所欲摆拍出
北国妖娆的无限风光

这一脉浩荡的春水啊
穿过苍凉戈壁
穿过浩瀚沙漠
穿过高原的神秘幻境
⋯⋯
浩浩荡荡 源远流长
经天纬地 吉祥安康

美丽的季节
像河流一样舒展开来
美好的愿望
像道路一样延伸而去

扎鲁特，
山水是杏花的画框

□聂振生

罕山的画框里
杏花香擦亮夜色和心事
水声闪现
瀑影的折扇打开江南的风情
蝶翅扇动古风
烟雨在杏花徘徊

嘎布尔神泉淘洗着岁月的风雅
泉声缠绕着杏树上的流云
流泉挤在杏花的浅笑上
激越的溪水声拍打着林荫间的光芒
几许情话搭在花香上
高耸的古树是历史里的伏笔
鸟影在花香上打滑
花香颠簸着婉约的小径
无边的花海是山影里起伏的锦缎

山地草原。花香是耳畔的情话
摇曳的花影是大地舞动的彩虹
石阶的琴弦在花香上滑动
泉声徘徊在花香里

霍林河。花影是碧波间的一道闪电
脚步声被花香绊住
鱼儿吐出传说
浪花的册页滚动着娇艳的花影
花开的声音里
藏着宋词里的烟雨

金门山。惊艳的杏花染着鸟儿多
情的目光
山径是杏花里垂下的褡裢
石阶是春天的琴键
花香擦去黄鹂唇角的传说
盛放的杏花闪烁在蝶翅的节拍里

乌额格其河掬起一朵杏花的时光
鱼尾甩远月光
花香重叠足音
白鹭发出唐时的啼叫
花影传送着平仄的时光
情思在杏花的海洋上蔓延
一叶小船从花期里缓缓摇出

朝花夕月

且听风吟

乡土炊烟

池塘雨涨暑风微，弄水红妆出水迟。 李陶 摄


